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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佳 魏 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国内一家机构前不久公布的一份《年

轻人消费生活报告》显示，在中国近 1.7
亿 90后中，开通花呗的人数超过了 4500
万，也就是说平均每 4个 90后中就有 1个
人拥有花呗。

但使用花呗也有风险，记者近日采访

了多名年轻人，他们中有人享受着“剁手”

时的快乐，有人经历着还款时的人生低谷。

那些被花呗“困住”的年
轻人怎样了

阿杰是今年毕业的一名上海大四学

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就在一家创业

公司实习，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和公司

同时陷入了艰难时刻。

暂时失业后，阿杰动起了考研的念

头，可光买复习资料、每天点外卖，再加

上每月 1000元的房租，他的钱包很快就
见了底。

“我自己的存款很少，也不愿再向家里

伸手要钱，每天都过得很丧。”那段时间，花

呗几乎成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

为了还上花呗，阿杰想了很多办法。

一开始只是将账单分 6期，打算慢慢还
上。可随着开销越来越多，他只能靠别人

“开源”，除了用“借呗”借钱，他还向家

里亲戚借了 1万元。
看着花呗账单一次次发来的还款提

醒，阿杰有些慌了。他在网上求职，发现

附近一家快递公司正在招学生兼职，他想

也没想就去了。每个周末，阿杰都会在营

业部帮忙分发快递、处理错误订单、搬货

运货还有打扫卫生。“一个小时 16元，一
天需要工作近 10个小时。”
阿杰告诉记者，经过这段时间，他对

自己的未来又有了新的规划，他现在打算

找份正式工作，边上班边考研。“花呗的

欠款马上就能还清了，终于知道有存款是

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了。”他说。

和阿杰一样，95后小旻也曾是一个
“重度”花呗和借呗使用者。两年前，她

和男朋友在广州创业失败，通过借呗和花

呗周转生活。

小旻坦言，两人都有工作时，还能做

到及时还款。可当其中一方失业时，他们

便只能选择最低还款，并在后面的月份里

不断补足上个月的欠款和利息。

今年 5月，小旻生下女儿后便和老
公回到老家生活，在家带孩子的小旻至

少要明年才能出去赚钱，男方成了小家

庭唯一的“顶梁柱”，再加上抚养孩子

的高额支出，让两人面临着不小的经济

压力。

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小旻和老公的花

呗都已经有了逾期记录，并且失去了继续

使用的资格。所以两人决定慢慢赚钱还清

花呗后，就和它永久告别。

这半年来，在积极还花呗的路上，网

友们可谓是绞尽脑汁，使出了“三十六

计”。比如今年 5月登上热搜的王润泽，
就是通过在鸡排店打工还花呗，意外收获

了“副店长”职位，将来还准备在学校门

口开店。网友晓雨则选择“节流”，减少

自己的日常开销，并通过二手平台交易赚

钱来还花呗欠款。

在应对花呗欠款时，很多人的首选策

略都是“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借呗、京

东白条甚至其他贷款渠道来弥补“漏

洞”，这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的留

言区中并不罕见。

还有一些人在面对较大额欠款时不知

所措，在网上发帖求助。甚至有人因借贷

问题被法院起诉。

90后成短期消费贷款主力军

2019年10月国内一家金融机构发布了
《90后消费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指出，90后
敢于花钱，热衷超前消费，是消费贷款的主

力军。据融 360调查，从年龄上看，贷款人群
中，中国的 90后（含 95后）占比最高，达
49.31%，在亚洲同龄人中排第一，这意味着
在使用消费贷款的人群中近半数都是90后。
此外，90后消费贷款中“以贷养贷”的

现象也比较普遍，而网贷产品的走红更使

得“校园贷”骗局时有发生。今年 7月 27日，
安徽淮南首例“校园贷”涉黑案进行一审宣

判；7月 30日，天津首例“校园贷”恶势力犯
罪集团案件公开宣判审结；8月 6日，央视
还曝光了“注销校园贷”的新型诈骗。这些

案例中，犯罪分子无一不利用了 90后“爱
贷款、爱超前消费”的习惯。

据益普索 2019年 11月发布的《中国数
字金融竞争力蓝皮书报告》显示，在以 80
后、90后为主的消费信贷客群中，消费信
贷资金主要用于电子产品与家用电器，并

且用于医疗健康分期的比重有所上升。

出生于 1992年的佳琪是 8年的重度花
呗使用者，在她看来，自己“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平时几乎感受不到还款的压

力。一方面自己年轻，有很多机会去挣

钱；另一方面自己是独生子女，父母会时

不时地给予经济支持。所以每次市面上有

新款的电子产品或化妆品，佳琪都会毫不

犹豫地“剁手”。“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

出来的，能花才能挣”，佳琪告诉记者，

这种心态在她的同龄人中还有很多。

花呗报告显示，其分期业务颇受 90
后欢迎，尤其是在购买手机时，76.5%的
年轻用户会选择分期。报告称，大部分

90后在消费时还是理性的，约 70%的人每
月用掉的花呗授信额度控制在 2/3以内。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有关“花呗”“白

条”“借呗”等是否进入央行征信报告的话

题，颇受 90后用户的关注。一些用户认为，
如果不纳入征信，90后使用花呗的积极性
会更高，“因为就算逾期或者不还款，今后

贷款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据悉，目前蚂蚁金服方面并未官方表

明消费者花呗使用逾期后是否会上报央行

征信系统。但花呗正在接入征信系统，未

来个人消费若产生逾期，“上报征信系

统”将成为其最终选择。

还需注意的是，同属阿里旗下的“借

呗”与花呗并不相同，借呗属于阿里小贷

的贷款产品，用户的借还款使用行为都会

上传至央行的个人征信报告。但据了解，

报告里虽有借呗记录，但并不一定会百分

百进入征信，而是随机生成。消费者今后

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可以质询相关

信息。

90后成短期消费贷款主力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实习生 许何樱子

每月支付几百元，你就可以在一个洁

净安静的空间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

不需要每天起早占座位，也不需要将沉重

的课本和习题搬来搬去，在你付完租金的

这段时期里，它如同你的高中课桌般私有。

近年来，一种源于日韩、根据时间付

费，从而获得自习室座位使用权的新共享

经济形式——付费自习室开始在我国走

红。据国内一家互联网公司近日发布的

《暑期教育行业复苏大数据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后首个

暑假，付费自习室行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出

现了显著提升，位列复苏榜第一位，“自

习室”一词也位列成人培训搜索增长率排

名第一的品类，较之去年同期，流量增长

超过 10倍。
以郑州市为例，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的

省会城市，年轻人的升学和升职压力皆较

大。自第一家付费自习室于 2019年出现
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总体呈现出了

“‘野蛮’生长，摸索前进”的特点。

萌 芽

2018年，李小鱼抱着“提高自己”
的目的开始准备 CFA（特许注册金融分
析师）考试。“虽然家在郑州，家里也很

安静，但我在家学习的效率总是不高，效

果不理想。”李小鱼说。

于是，她先后选择了咖啡馆、书店、

图书馆作为自己学习的“根据地”。郑州

市民那时候并不流行去图书馆上自习，所

以即使是下午，也能找到座位。

但等到李小鱼 2019年准备第二次考
试时，郑州市内的公共图书馆开始出现供

不应求的局面，一大早就在门口排起了长

队，咖啡馆也开始嘈杂起来，让李小鱼很

是苦恼。

“当时正好看了一部外国电影，里面

有关于自习室的一些片段，所以我就萌发

了办自习室的想法。”李小鱼说。

2019年暑假，李小鱼创办的第一家
自习室作为郑州第一批商家正式开张。在

她看来，自习室是对图书馆、书店等公共

设施的一个补充，让大众多了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牺牲时间去图书馆排

队，也可以选择花一定的费用来自习室租

一张桌子，从而节省时间。”李小鱼说。

近年来，我国应届毕业生数量不断增

长，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年应届高
校毕业生有 874万人。面对严峻的就业形
势和就业压力，考研、考证成为青年人提

升自我竞争力的重要方式。

但与此同时，我国平均每 43.9万人共
用一座图书馆，公共自习空间供给与社会

需求形成较大差距，种种原因共同促进了

中国付费自习室的出现和发展。

此外，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调查发

现，在郑州市，付费自习室的开办地点呈

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与李小鱼在写字楼中开办付费自习

室不同，曹景龙创办的自习室开在居民小

区里。

曹景龙是郑州市的第二家付费自习室

老板，他起初想开自习室的想法很单纯：

喜欢看书，看好市场需求。由于没有相关

参考，曹景龙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摸索着来

的——不知道办理哪类营业执照、怎么和

小区物业进行沟通、如何在互联网上进行

宣传⋯⋯曹景龙坦言，开业的前一天晚上

他都十分担心，“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害

怕它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但是，8月 1日开业当天，自习室迎
来的 5个长期客户，为曹景龙打了一针
“强心剂”。“其实那时候像沿海的某些大

城市已经出现了很多付费自习室了，但对

当时的郑州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曹景龙说。

第一个月，曹景龙的自习室上座率就

达到了 70%，并维持着稳定的客户流量。

生 长

早上 7点，在郑州市二七商圈的一座
写字楼里，田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给昨

晚消过毒的付费自习室通风，再二次消

毒、拖地，迎接第一批来到的客人。自习

室不大，除接待室外只有两个房间：一间

直到晚上，灯光都亮得像白天；一间白天

像夜晚，只有每张桌子上的台灯在亮着。

9点过后，自习室里的人逐渐多了起
来，大多背着书包，有的还会带着饭盒。

田菲说：“来这儿自习的人基本都是为了

某个考试而来的，一坐就是一天。”据田

菲介绍，现在在自习室学习的考研党能占

到一半左右，另外还有一些准备注册会计

师、雅思等考试的人。

焦子希是自习室的一名付费用户，她

表示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就能回学校图书

馆自习，但是学校现处在封闭状态，只好

借这种方式来模拟图书馆的学习环境，因

为在家学习总是效率不高。

田菲的自习室是从 2019年年底开始
准备的，那个时候全郑州市像这样类似的

“沉浸式”付费自习室并不多，但疫情过

后却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付费自习室

在经历“寒冬”后，迎来了“大回潮”。

据相关平台的工作人员透露，仅今年 7
月，郑州市范围内与该平台签约的付费自

习室就增加了 42家。
王仪丽是今年的考研“二战生”，

2019 年的整个暑假她都是在学校度过
的。今年备考时，王仪丽本打算去目

标大学的教室或者图书馆自习的，还能

蹭蹭课，但因为疫情她只能选择在学校

外面的自习室了。“自习室和家相比确实

是有学习的氛围和环境，对我这种自制力

差的人而言，可以说是‘花钱买效率’。”

她说。

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任广乾分析

道，由于疫情的暴发，许多高校一直处于

封校状态，一大批原本计划在学校备考的

学生没有了学校的学习环境，只得转战自

习室。同时，就业和竞争压力增大，许多

上班族也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以及考证来提

高自身竞争力。随后，需求的不断增长又

反过来推动了自习室的大量出现。

报告显示，今年疫情后付费自习室门

店数量增长较为明显，付费自习室俨然成

为新的网红“打卡圣地”。其中，郑州市

付费自习室门店数量增幅位列全国第三。

林薇和朋友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创立

自习室的。今年 6月，林薇准备考CFA，
朋友准备考研，两人都想有个学习的地

方，在做了市场调研之后，6月底，他们
的第一家自习室开业了。

创业不仅没耽误林薇的学习，她的学

习效果反而更好了。由于自习室用户大部

分为考研党或考证党，年龄相当，林薇觉

得他们不仅是客户，更是志同道合的朋

友。大家会互相帮忙拿外卖、取快递，她

不在自习室时还会有人帮她领着新客户参

观环境。

李小鱼回忆道，她曾看到很多客户都

是在自习室结识并成为好伙伴的，甚至还

会在自习室的用餐区分享资料。许多人告

诉她，在自习室里学习，像是回到了上学的

时光，小小的自习室就像班级一样。

困 境

为了更好地准备暑期的推荐免试研究

生夏令营，今年 6月初，焦子琪来到郑州
某付费自习室学习。该自习室在某小区

内，属于私人开办，离大学城不远，客户

以考研党为主，且多为长租。

6月 22日上午，焦子琪像往常一样前
往自习室，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学习。但当

她走到门口，却发现自习室的大门紧闭。

一问旁边的人，她才得知自习室被小区的

居民举报了，因而被要求停业整顿。

“我的笔记本、平板电脑都留在自习

室内，但当时我又着急用，老板明明在房

间内但就是不给开门。”焦子琪说，相关

部门经调查后，发现自习室存在消防安全

问题，加之停业整顿期间，老板对客户不

负责任的态度引起众人不满，她趁机同几

位客户一起办理了退租，并拿回了 100元
的押金。

“过了那段‘风口浪尖’时期后，再

去办理退租，老板就不给退订金了。”焦

子琪感觉有些庆幸。

据郑州市 12315投诉举报维权中心的
相关记录，2020年以来，该热线电话共
接到了 6个关于付费自习室的投诉电话以
及 1个举报电话。艾媒咨询调查数据显
示，有 67.7%消费者曾在付费自习室有过
不佳体验，但同时，这其中有超过八成的

消费者仍表示会继续去自习室。

需求数量的激增和质量的参差不齐，

形成一对鲜明的矛盾，横跨在付费自习室

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

租个房子、摆几张桌子，10天就可
以造出一个自习室；一个月回本，开一个

月即赚一个月，不想干了随时可以全身而

退；定价随意、管理不当、广告过多、座

位拥挤⋯⋯除自习室从业人员个人行为造

成的行业乱象外，对林薇来说，作为大学

生创业，最发愁的还是资金问题。

由于资金不足，林薇和朋友只得决定

先行装修自习室的大部分区域，遗留下的

小部分功能区等资金跟上后再进行装修。

曹景龙说：“除了提供一些专业性指导

外，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为我们提供

一些政策上的支持。”

出 路

据艾媒咨询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
中国付费自习室用户规模仅有 85万人，
2019年增长至 230万人。预计 2020年中
国付费自习室用户将继续暴增，用户规

模将达到 755万人。而到 2021年，在付
费自习室市场逐渐饱和的情况下，中国

付费自习室用户规模预计将下降至 541
万人。

赵龙是北京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

今年 6月，在考察市场后，他所属的培训
机构决定在郑州开办一家自习室“试试

水”。当投入 20万元并在 8月开业后，他
们发现“效果完全没有预期那么好”。

“本来以为相比北京市场的饱和状

态，郑州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开业后顾客

很少。”赵龙说。

面对即将或已经到来的大学开学季，

赵龙觉得可能会面临“越来越难做”的处

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盈利模式单一的

行业中脱颖而出，获得长久不衰的竞争力

和生命力，是每一个付费自习室经营者所

面临的重大难题。

作为郑州付费自习室行业的“头

部”，曹景龙认为他的自习室能一直保持

较高客户流量的原因，还是在于口碑。但

第三家店开业后，曹景龙开始琢磨怎样才

能真正为自习室注入“灵魂”。2019年
时，他的自习室最远用户辐射范围可以达

到 10公里，但现在基本都是 3公里以内。
“市场越来越饱和，盲目扩张没有意

义。”曹景龙表示，下一步，他想研究出

一种学习模式，让客户参与进来，从而起

到督促客户学习、保证学习效率的作用。

“我希望会员和客户能真正在自习室

有所收获，而不是说我把座位租给客户后

就不管了。”曹景龙说。

任广乾表示，以共享单车行业为例，

在经历了萌芽、成长、爆发和衰退后的当

下，只有个别品牌能够在浪潮中存活，付

费自习室行业同样需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

力。“付费自习室这种商业模式就决定了

其易被替代性，经营者一定要在品牌上多

下功夫，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

象，才能在消费者中形成一种选择偏

好。”任广乾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小鱼、林
薇、赵龙为化名）

疫情让经历寒冬的付费自习室迎来“大回潮”

□ 胡 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近两年，“社恐”这个词频频走进公
众视野，越来越多的 90后、00后认为自
己“社恐”。前段时间，在光明日报“青
年说”发起的网上调查中，参与投票的
2532 名网友给出一个惊人的结果——仅
69人认为自己没有社交问题，97%的参与
者存在回避甚至恐惧社交的现象。
在“社恐”没有流行之前，笔者对不

擅长交际、恐惧社交的理解，还停留于
“性格内向”的认知。然而，浏览了一些
关于“社恐”的文章，笔者却发现，“社
恐”存在被泛化的倾向，连自卑和内向甚
至也被纳入社恐的范畴之中。
社恐，即社交恐惧症，又称社会交流

障碍，医学上属于一种精神疾病，属于焦
虑症的一种，在临床上有直接的外在表
现。《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
准》将其定义为一种过分的境遇性害怕，
即个体在公开表演场合和社交场合下担心
被人审视，害怕自己会出丑和行为窘迫。
但具体来说，并非所有对社交恐惧的

情况都可以叫做社交恐惧症。比如一个害
羞的人，对社交活动场合也会有一定的紧
张、焦虑心理，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回避行
为，但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在场的，一旦
离开了即时的情境，就会消失。而真正社恐
的人，恐惧程度要更深，发生时间持续更
长，还伴有自主神经症状，带有明显的影响
社会功能。
笔者注意到，一些文章就将社恐的外

在表现简单归结为：不喜欢在酒桌上敬
酒、遇到熟人不敢打招呼、不敢在公众面
前讲话、在餐馆结账时不敢大声呼叫服务
员、坐公共汽车到站时羞于让司机停车，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错过站、宁可点外卖也
不愿意和老板面对面交流⋯⋯
说实话，笔者就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以上一些情形，我小时候也经历过，但随
着年龄的增长，有些就逐渐消失了。拿公
众场合演讲来说，很多人都会怯场，甚至
紧张、手心冒汗等。记得我上小学时，有
老师让我到讲台前唱歌，结果，我就站在
前面低着头，不敢吭声，到最后眼泪都掉
了下来。然而，上大学期间，我却参加了
一些演讲比赛，也做过不少室外大型活动
的主持人。换句话说，谁都不是天生的演
讲家，有些社交技能是需要主动克服心理
障碍，慢慢去锻炼的。
要知道，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当初提出

的内倾型和外倾型的性格划分，可并没有
给内向者贴上负面的标签，相反，内向的人
也有外向者不具备的性格优势。此外，每个
人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也都会有一些自卑
情结。
进一步说，社恐的人可能会自卑、内

向，但自卑、内向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社
恐。年轻人有社交问题，害怕社交，也并
不代表就患上了社恐。医学上所说的社
恐，是需要专业临床诊断的，当下年轻人
的多数社恐，尚且都没到达病态的程度。
更值得追问的是，年轻人为何动辄给

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在我看来，除
却对“社恐”这个专业性概念进行泛化、
浅层化的理解外，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社
会现实因素。
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所谓的社

交，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比如，
微信时代，朋友圈里的求点赞、求投票、求
转发、求砍价，给很多人带来了精神上的
“绑架”；工作群里，对领导发言的“溜须拍
马”，可不是内向者所擅长的；下班之后，无
法拒绝的酒局、虚情假意的社交，也让很多
职场年轻人有诸多的无奈⋯⋯
另一方面，网络的便捷化和虚拟化，

成为不少性格内向的人回避社交麻烦的
“避风港”，很多打着“社恐”旗号的年轻
人，在网络里更加如鱼得水、舒适自在，
毕竟，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建议年轻人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主动进行面对面
交往，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确实是
需要迈过心里这道坎儿的。
医学上讲，“社恐”一般只会发生在

17-30岁之间，这就不难理解这个词在年
轻人中流行的原因。当然，我们也要明白
“社恐”被泛化、标签化的背后，既有年
轻人对害怕社交的坦诚，也有对自己在某
些社会交往技能上欠缺的遮蔽，起到了
“保护伞”作用，甚或夹杂着对某些“老
一套”社会规则的无奈，表达了回避社交
的一种真切的心理诉求。

年轻人为何动

辄给

自己贴上

﹃
社恐

﹄
标签

9月 9日，2020年服贸会文化服务展区的北京751展台内，一名中国小伙子正在与3名来自卢旺达的青年观众自拍

合影。这一次的服贸会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年轻观众前来一睹风采。

本版照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艳/摄

9 月 9 日， 2020

年服贸会文化服务展

区内，一名观众正在

赛车电竞模拟器上进

行体验，感受速度与

激情的碰撞。

9 月 9 日， 2020

年服贸会综合展区的

虚 拟 现 实 综 合 展 台

内，一名观众头戴VR

设 备 正 在 体 验 索 尼

（中国） 推出的 VR直

播演唱会。戴上VR眼

镜和耳机之后，观众

可以通过左右切换视

角，与艺人偶像之间

实现近距离“见面”。


